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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四、箕城镇桑家沟村王姓
传承谱系

我们在寻访中了解到，榆社
县箕城镇桑家沟村有一王姓家
族，在过去也是比较出名的彩
画工匠世家，相传清朝年间，这
个工匠家庭比较富有，但因吸
食鸦片而家道中落，无奈之下前
往太谷一财主家做长工。期间，
见财主要对庭院进行彩画，王姓
工匠问能否参与庭院彩画，当时
财主小瞧他，于是他找来一块木
板，用脚趾头夹着毛笔在木板上
画了一幅喜鹊登梅图，从此财主
家的庭院彩画全部交由他画。
他也在这期间培养出了儿子，从
此又逐渐富裕起来。这个传闻
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是我们
在该村了解到，王姓彩画从来不
传外人，只是在家族中以父传
子的形式进行传承。王姓后人
现在已经不再从事彩画行业，
为了了解更多情况，我们找到
其家族后人——原在榆社县医
院外科工作的大夫王爱全（已
退休）。

王爱全说，他的父亲王昌府
与祖父是做彩画纸扎的工匠，自
己在参加工作之前也帮忙做过
纸扎，祖父只有他父亲一个儿
子，大伯王守兰、二伯王留昌也
都是画工，后来二伯应招进入榆
次晋华纺织厂做印染工作。根
据王姓家族对彩画技艺保守的
传闻和王爱全父辈叔伯兄弟三
个都是彩画工匠的说法，推断他
的祖父辈兄弟之间应该不单祖
父一人是彩画工匠，很有可能其
曾祖父也是彩画工匠。至于王
爱全的曾祖父是否为第一代彩
画工匠，王姓彩画究竟传承了多
少代，王守兰、王留昌是何人之
后、师从何人等更详细的资料，
由于历时久远，现在已无从查
起，因此我们就已知情况，将王
爱全的祖父作为第一代传承人
进行整合。

第一代：王七孩（王爱全之
祖父，大名不详）

王七孩，男，生卒年月不详，
箕城镇桑家沟村人，榆社知名彩
画工匠，据传河峪乡岩良村福祥寺内有王七孩的作品，禅
山崇圣寺菩萨殿内有其所绘壁画，但都只是传说，真实性
无法考证。

我们在寻访中遇到一位熟人，他说，听过去老人们讲，
王氏家族中一个彩画师傅临终那年有一个神话般的传说：
一日黄昏，村里人听到两个小鬼在说话，一个说“这阎王殿
彩画我们去哪找人？”另一个说“听说桑家沟村的王七孩画
得好，不行我们叫他去给彩画吧。”几天后，王七孩在西马
乡白村一财主家中做完工吃过晚饭后，孤身一人回家途中
经过山庄村一道梁的坟地，不知何故晕倒在坟墓旁。第二
天，山庄村人发现其口中含土，不省人事，随即通知其家人
抬回，不日后身故。

我们在本次寻访时，向王爱全求证这一传说，他说祖
父就是晕倒在山庄村一道梁上的坟墓旁，听父亲生前说
过，确实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口中含着泥土，不过不是白
村，而是西马乡新村，因为白村在桑家沟村东北面，新村与
山庄村都是在桑家沟村西北面，新村与桑家沟村来回步行
走山路，会路过山庄村上面的一道梁。王爱全也不知道祖
父名字，当即打电话向其他亲人询问，才得知其祖父亲兄
弟三个，排行老三，叔伯兄弟总排行老七，村里人称王七
孩，但大名不知，据说在中年时经常在太谷祁县等地给财
主家画彩画或画炕围画。这个传说虽然只是后人根据王
七孩发病原因编的一个故事，但足以说明人们对其彩画技
艺的认可。后来，王七孩将彩画与纸扎技艺只传给了儿子
王昌府一人。

第二代：
（1）王守兰，（师从关系不详）
王守兰，男，生卒年月不详，箕城镇桑家沟村人，彩画

工匠，相传是清末秀才，年轻时定居河峪乡鱼头村，农闲时
节常在河峪乡各村之间画炕围、寿材，做纸扎，有时也到太
谷做营生，年老时又迁回桑家沟村。

（2）王留昌（师从关系不详）
王留昌，男，生卒年月不详，箕城镇桑家沟村人，幼年

时学过彩画与纸扎，后应招进入榆次晋华纺织厂从事印染
工作。

（3）王昌府（王七孩之子）
王昌府，男，生于 1905年，卒于 1975年，箕城镇桑家沟

村人，曾任桑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彩画工匠，经常在桑家沟
周边与河峪乡画炕围、寿材，做纸扎等。

（连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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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阳因在“寿水之阳”而得名，《寿阳
县志》中载：寿水清波，饮者多寿。

晨光初透，潇河岸浮着薄雾，将两岸
垂柳染成朦胧的水墨画。太行山余脉在
这里也温柔起来，山势不再险峻，像是被
潇河水浸润得软和了。车窗外，“清凉寿
阳在潇河岸边等你”的指示牌让孩子们欢
呼起来。

我将帐篷支在河岸高处，将吊床搭在
两棵柳树间，孩子们已迫不及待地奔向水
边，脱了鞋袜，踩在浅水中嬉戏。

阳光穿透水面，照亮了河底被水流磨
圆的青石，恍如铺就的街巷。史载北魏时
期此地曾设寿阳郡，后因河道变迁，“旧郡
基半没水中，渔者时得古砖”，此刻波光里
的青石，唤醒了那段沉睡的历史。

儿子学着我打水漂，挑了些扁平的石
子，斜着身子甩出去，石子在水面上蹦跳
了三五下，欢快地拍起水花。女儿发现水
草里藏着小鱼，便从车里拿出小渔网去
捞，鱼没捞着，倒泼了自己一身水，索性整
个坐进浅滩里，咯咯笑着。

一个村里的姑娘端着脸盆来河边洗
衣服，她找了块平整的青石当搓衣板。女
儿看见了，也找了块青石，脱下她的防晒
服揉搓了起来，像模像样的，然后跟着姑
娘把衣服晾在草地上。那是一片苜蓿草，
茎叶间缀满淡紫色的小花，小花随风摇曳
着，一只黑底金斑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
舞，女儿拎起湿衣服就去扑蝴蝶，不停地
跑着，叫着，乐着。

我看着女儿和那蝶儿，蝶儿停在一株
酸枣树的嫩枝上。“这是棵什么树？上面

还结着绿珍珠呢。”女儿好奇地问我。“这是
酸枣树，秋后的果实殷红如血，酸甜可口。”
我耐心地给女儿讲解着。女儿摘了几颗青
枣，兴致勃勃地告诉我要回去养在水里，养
成红果子。我笑了笑，城里长大的孩子真
的不知道果实是怎么成熟的。

耳边传来鸟叫声，我望向远处，有两只
白鹭立在水中，长腿如细棍，偶尔低头啄食，
姿态极是从容。清代寿阳知县吴祚昌曾作
七律咏道：“古邑城南漾清波，淙淙寿水抱山
阿。要罗出处天泉少，颉纥分来地气多。百
道明霞飞玉练，一行白鹭绕清河。农桑劝罢
归与晚，俯听潺溪日此过。”看这般景致，倒
真有几分江南水乡的韵致，只是少了些氤氲
水气，却多了几分北方的清朗。

夏风拂来，并不燥热，寿阳素有“冷寿
阳”之称，清代“三代帝师”祁寯藻有诗曰：

“冷寿阳，春晚无花秋早霜”，夏天来寿阳，
确实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凉爽怡人。

“鱼儿咬我！”儿子指着河心说。只见
青石板的凹陷处积着晶莹的水洼，倒映着
流云，恰似一方方天然砚台。几条小鱼好
奇地啄食着儿子的脚趾，痒得儿子咯咯直
笑。《山西通志》有载：潇河小鱼通体透明，
傅山曾言其有清心之效。

“春天是不是会有小蝌蚪？秋天是不
是岸上的酸枣就熟了？”原来，儿子把四季
都安排妥当了。

夕阳将河水染成金红色时，炭火在河
滩上绽开橙红色的花，“野灶炊烟散暮霞”
的意境便活现在眼前。

肉串的油滴在炭火上，“滋啦”一声炸
开了，窜起了很高的火焰，香气立刻惊动
了隔壁帐篷的孩子，探头探脑地张望着。
儿子慷慨地分享着肉串儿、烤肠，还有刚
从老乡菜摊上买的豆角，几个孩子玩作一
团，他们的笑声惊起了芦苇丛中的野鸭，

“扑棱棱”地掠过水面，留下一串涟漪。
我们围坐着用餐，烧烤的炊烟在河面

上织起轻纱。炭火明灭间，我恍惚看见在
光阴的彼岸，古人与我们共饮一瓢寿水，
他们汲泉烹茗待月升的石灶，或许就埋在
脚下这片苜蓿丛中。

入夜后的潇河换了模样，月光将水面
镀成流动的水银，岸边的苜蓿与各种杂
草、野花静静吐纳着清香。星星是突然出
现的，先是一两颗，眨眼间便涌出千万颗
来，密密麻麻地缀满天空。

我们躺在防潮垫上，谁也不说话了。
突然，一颗流星划过，女儿还没来得及许

愿，它已经消失了。女儿懊恼着，爱人便
教她辨认北斗七星，又轻声讲起牛郎织女
的故事，远处偶尔传来几声蛙鸣，应和着
潺潺水声，将这夏夜谱成一首安眠曲。

夜深了，帐篷里渐渐响起均匀的呼
吸，我独自坐在河边，看寿水在夜色中静
静地流淌，千百年来，不知它见证了多少
个这样的夏夜？

晨光熹微时，河面又升起袅袅雾气。
该返程了，我们开始收拾行装，孩子们显
得格外不舍。他们又跑出去摘了些野花，
编了两个好看的花环，将其轻放在河面
上，看着它随波逐流，渐渐远去。

车转过山梁，孩子们还在一直张望，
直到最后一湾河水隐入晨雾。这一枕夏
梦太短暂了，却让我明白了所谓忘忧的真
意。傅山先生晚年归隐寿阳，或许正是悟
出了：所谓桃源，不在远山幽谷，而在与天
地共呼吸的这份安然中。当现代人在钢
筋森林里日渐忙碌，这潇河岸边的垂柳鸣
禽、星月流泉，才是真正消夏解暑、延年益
寿的良方。

回望渐远的河光山色，晨雾缭绕处，
潇河依旧静静地流淌。它见过北魏的烽
火，听过诗人的吟咏，而今又收藏了我们
一家子的欢声笑语。枣红时节，我当邀约
几家好友，再汲一瓢清波，与这流淌了千
年的夏梦续约。

一枕夏梦
郝跃红

“大暑热不透，大热在秋后。”农谚里
藏着古人对时序的洞察，大暑的热，从来
不是温吞的铺垫，而是毫无保留的倾泻。
作为二十四节气里第十二个节气，它站在
盛夏的顶端，把阳光拧成最烈的丝线，将
大地织成一匹滚烫的绸缎。

正午的日头悬在头顶，柏油路蒸腾着
热气，赤脚踩上去能烫得人跳脚。树叶低
垂着，连风都带着温度，掠过皮肤时像一
张温热的大网。但正是这样的热，让植物

的呼吸变得急促——玉米秆在田垄间拔
节，每一声脆响都裹着阳光的厚重；稻穗
在风中点头，饱满的颗粒里积攒着整个夏
天的能量。“大暑不热，五谷不鼓”，老人们
总在田埂上念叨这句。

暑气最盛时，反倒有最清冽的花事。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孟浩然写的
该是大暑的荷塘。荷叶铺展得密不透风，
边缘微微卷曲，托着滚圆的水珠，风过时
晃悠悠地不落。荷花就从这浓绿里钻出

来，花瓣舒展得坦荡，粉白的、绯红的，被
太阳晒得透亮，连香气都带着热意。紫薇
花在墙头堆得热闹，细碎的花瓣落满青石
台阶，踩上去软绵绵的；玉簪花躲在树阴
下，白得素净，傍晚时分会透出清甜的香，
与暑气撞个满怀。

夜色压低远山，暑热才肯松松手。“蝉
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笔下的夏
夜，在大暑时节格外真切。蝉在老榆树上
唱得声嘶力竭，声浪一波叠着一波，反倒
衬得院角的丝瓜藤更显安宁。青蛙在池
塘里应和，呱呱声此起彼伏，像是在清点
水面上的星光。孩子们举着玻璃瓶跑过
田埂，追着萤火虫跑，那些忽明忽暗的光
点，落在稻叶上、草尖上，最后被关进瓶子
里，成了会发光的星星。

雷雨是大暑最任性的访客。“疾雷收
残暑，暗雨度微宵”，黄庭坚写的骤雨，说
来就来。先是远处的天际线暗下来，乌云

像被打翻的墨汁，顺着风势漫过来。接着
是风，卷着尘土和树叶乱撞，门窗被吹得
哐当响。不等人们收拾好晾晒的衣物，雨
点就砸了下来，在瓦上噼啪作响，汇成水
流顺着屋檐往下淌。

夜里纳凉的竹床早已支在院里，老人
摇着蒲扇，讲起“六月六、晒红绿”的习
俗。说是这一天要把家里的衣物、书籍拿
出来晒，能祛霉避虫。孩子们捧着井水镇
过的西瓜，红瓤甜得齁人，汁水顺着下巴
滴在竹床上，洇出深色的印子。“何以销烦
暑，端居一院中”，白居易的消暑良方，原
来就藏在这样寻常的夏夜。

大暑的深处，藏着时序的智慧。最热
的时候，玉米已经灌浆，葡萄开始着色，石
榴在枝头憋红了脸，一切都在为丰收蓄
力。就像老人们说的，“热在三伏、福在其
中”，这极致的热里，藏着万物生长的密
码，藏着岁月轮回的从容。

大 暑 之 美
李 硕

阳邑，春秋时为晋大夫阳处父封邑，
西汉设阳邑县，属于太原郡。北周建德年
间迁移到现在县址，隋开皇十八年（598
年）更名太谷县。唐开元六年（718 年），
正是“开元之治”的好年景，经济繁荣、文
化昌盛、国力强盛。在有山有水、交通便
利的太谷县阳邑西南，新建起了一座尼姑
庵。这座寺庙历经风雨沧桑，多次修葺扩
建，取名“净信寺”。1300多年过去，寺内
较完整保存了明清建筑、彩塑、壁画及琉
璃物件，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净信寺坐北朝南，占地并不大，精致
典雅，内有乾坤。庙门外向东百十米有孔
石桥，当地百姓说，是“白居易走过的
桥”。桥面掩盖在泥土柏油之下，只有下
到路两边低洼的麦田，才能看清石桥样
貌，条石拱形古朴苍劲，桥长二三米，宽度
在七八米，高度不到两米。桥下无水，杂
草遍布，按照净信寺初建年代算，这座无
人问津的古桥或有千年。被淹没在田野
阡陌之间，莫名就觉得有个少年正翩然从
桥上走过，吟诵着那首“离离原上草，一岁
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白居易是不是山西人？《人间要好诗——
白居易传》一书作者赵瑜的回答是，白居
易自称祖籍太原，但这“相当遥远”。其祖
先可追溯到秦国大将白起。其子白仲被

封太原，繁衍几百年后，到了白居易高祖
这一代，迁居陕西，后又多次迁移。白居
易生在河南新郑，祖坟在陕西渭南。

那何以有人说白居易是阳邑人？《故
巩县令白府君事状》是白居易为其祖父白
锽撰写的传记，有载：“高祖讳建，北齐五
兵尚书，赠司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载：“二十三世孙、后魏太原太守白邕，邕
五世孙建。”《北齐书》列有白建传，“白
建，太原阳邑人，字彦举。”白居易堂弟
（叔叔之子）白敏中曾任宰相，其墓志铭
中记载，“元魏初，因‘阳邑侯’包为太原
太守，子孙因家焉。逮今为太原人也。”
太原太守确有其人，被封“阳邑侯”，其五
世孙白建，曾任北齐五兵尚书，是白居易
祖父的高祖……

明清《太谷县志》对白建多记载，按研
究者推断，白建去往封地陕西韩城时，带
走了小儿子，留下长子和次子在原籍，据
记载，长子曾经任“仓部郎中”，其子曾任

“梓州刺史”……韩城一支后迁居陕西渭
南，随着家族做官便四散各地。

净信寺初建半个世纪后，白居易出生
在一个敦儒书香、世代官宦的家庭，祖上
因做官分赴各地，朝代更迭很多痕迹都被
雨打风吹去。查看其简历，发现一个有趣
的事，57岁时，他曾被封“晋阳县男”，唐

朝晋阳辖区，包括太原、昔阳、太谷、祁县、
文水、榆次、盂县、寿阳、乐平、广阳、清源、
交城、阳曲等 13个县。足见官方对白居
易是哪里人有个标准答案。

人口因战乱天灾迁移、或为官经商客
居等都很正常，生于何地长于何地是一回
事，但面对“你是哪里人？”多半还是要说
原籍，那个地方可能已经没有直系亲属，
或许久远到几代之前了，但祖籍却是对根
的认同，是对祖先的尊敬。

如今，白氏家族在太谷分布较广，阳
邑村周边郭里村、回马村、四卦村、北洸
村、白城村、胡村等，人丁兴旺，世代繁衍，
有的家族已传了数十代以上。那个诗文
满天下的才子白居易，是否在某一天回到
过阳邑，我们不得而知，他所在的那个时
期，阳邑是否繁盛我们也无法看到。所
幸，还有一孔斑驳石桥，还有一座净信寺
留存至今。

净信寺两进院，山门南有影壁，中轴
线有戏台、毗卢殿、天王殿，建筑风格各
异，古朴庄重。整座寺庙玲珑雅致、华丽
大气。进门是倒座戏楼，建于清道光年
间，精致华美，巧妙庄严。戏台匾额上的

“神听和平”，寓意神灵听戏保人间和睦平
安。这几个字出自时年九旬的书家杜大
统之手，他是出资修戏楼的杜大经的同族

兄长。匾额生铜铸字，苍劲有力，1990
年，“神听和平”匾额入选“中华名匾”，成
为太谷一宝。

站在戏台前的广场，两边钟鼓楼颇引
人注意。东侧钟楼上有“发鲸”匾额，西侧
鼓楼挂“栖鹭”匾额，两块匾额也是杜大统
手书。均为琉璃烧制而成，黄底蓝字，熠
熠生辉，乃琉璃佳品，被载入《中国琉璃大
观》。寺中建筑上绚丽夺目的琉璃脊饰和
孔雀蓝琉璃瓦，美轮美奂，亦是一大亮点。

到明清，晋商兴起，阳邑富庶，人才辈
出，净信寺中保存有记事碑碣30余通，其
中有两通唐碑。这些碑碣记录了寺院的
历史变迁和重要事件，也见证了当地经济
活动的发展历程。

净信寺内彩塑均为明清作品，各殿彩
塑神态各异，色彩清淡朴实、层次清晰，融
入当地风土人情，富有民间色彩和审美
趣味。文殊殿内悬塑作品基本保留完
好，实属罕见。这也是净信寺虽明清建
筑居多，却可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原因吧。

白居易 75 岁那年夏天，病逝于洛
阳，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这位被后世
念念不忘、口耳相传走过古石桥、拜谒过
净信寺的诗人，无论他家乡何处、无论他
归于何地，他都不枉此生，值得被千秋敬
仰。他躬身田野，关切百姓，诗词语言平
易通俗，极富现实色彩，给后世留下 3000
首，被誉为“诗王”“诗魔”。无数人读着
他的“离离原上草”走进唐诗殿堂，诵着

《琵琶行》了解了“商人重利轻别离”，还
有绕梁三日不绝于耳的《长恨歌》《卖炭
翁》……还有他振臂一呼，“文章合为时
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人风骨和社
会价值。

净信钟声远 石桥诗韵长
周俊芳


